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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偶然，切勿對號入座







（一）



「死鬼，你到底要搞好久？」小乙嫂低聲罵著。



小乙彷彿沒有聽見，他坐在擺在妻子面前的大板凳上，右手拿著一把竹子削的牛耳刀，左手伸在妻子的襠下摳弄，眼睛地勾勾地盯著小乙嫂的乳房出神。



這是小乙家的柴房，也是他進行研究的地方，小乙嫂便是他的模擬試驗對象。



燕小乙作省衙的劊子手已經是第五代了，自從幹上了這個行業起，燕家就是全省最敬業的刀手，小乙也像他的祖輩一樣努力。



柴房的牆上釘滿了鐵鏈鐵環，釘子上掛滿了一盤一盤的麻繩。



屋子正中立著兩根半尺粗的木柱子，此時小乙嫂的手腳正綁在那兩根木柱上，頭髮也被拴在房樑上，整個人被拉成一個巨大的「火」字，雖然不住地扭動，卻一點兒也無法擺脫困境。



小乙嫂是個漂亮的女人，自從十四歲嫁給小乙，到現在雖已整整十二年，也生了兩兒一女，但仍然保持著花季少女一樣的肌膚和處子一般的身段兒，她的身上什麼都沒有穿，精赤著雪白的身子，兩顆奶子挺挺實實，僅略略下垂，隨著身體的掙扎擺著，一叢漆黑的陰毛從小腹下的小丘上一直延伸進分開的兩腿中間。



憑她這樣的美貌，這樣的赤裸、這樣不堪的姿勢和這樣的扭動，沒有幾個男人看了會不動邪念，但偏偏燕小乙就能坐在一邊看著，卻毫無反應。



燕小乙不是沒有反應，其實他不光在反應，而且反應還十分強烈，時時燃燒著他的心，他的下半身早就硬得像鐵棒一樣，只不過在他的臉上沒有表現出來罷了。



因為他正在細心地研究著，研究著究竟應該怎樣落刀，又能讓那女人疼痛地尖叫，又能不讓她出太多的血，還能讓台下的男人們大飽眼福，大叫過癮。



小乙嫂已經不是第一次像這樣綁在這裡讓丈夫研究了，最初的一次是他剛剛當上劊子手的時候，那一次把她嚇壞了，不過現在早已習以為常。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作為女人，支持丈夫的事業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一點小乙嫂非常清楚。



她還知道，不能親手執行一次凌遲刑是丈夫操刀十年來的一塊心病，因此丈夫一有時間，就會把自己脫光了綁在這裡，然後他坐在長凳上長時間的研究。



他會撫摸自己身上的每一寸肌膚，細心地問自己的感覺。



儘管丈夫這樣的作法也許看上去很不雅觀，但那卻是他的職業，而且是正經八百的職業，所以她慢慢地習慣了，接受了，甚至還有些喜歡，因為每當這樣的研究的最後，都是一陣近乎瘋狂的抽插，那可是十分投入的抽插，決不是每個為人之妻的女人都有機會享受的。



這一次丈夫研究的時間已經很長了，小乙嫂估計他應該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所以她用輕聲的，帶著些難為情的慎怪去喚醒他。



「哦！」小乙彷彿真的被喚醒了一樣地應了一聲，然後從長凳上站起來，把手中的竹刀扔在一邊的小桌上，脫下自己的衣服，把妻子胸貼胸地摟在自己的懷中，下面的肉杵很順暢地便滑進了小乙嫂那早已流得像泉眼一樣的洞穴中。



小乙的雙手緊緊地摟著妻子光裸的後背，滾燙的陽具彷彿是在對付自己的敵人一樣惡狠狠地在妻子的下身頂著，把小乙嫂插得像受刑一樣「嗷嗷」地叫著。



聽著那叫聲，燕小乙幹得越發起勁兒，嘴裡也開始惡狠狠地罵起來：「我叫妳風光！我叫妳風光！妳以為妳是誰？！叫妳風光！現在怎麼樣？還不是挨老子肏？！」



小乙嫂聽著，心裡有些不是滋味，但她沒有發作，依然盡情享受著丈夫帶給自己的快感。



她知道那女人是誰，雖然她沒有見過她，但她相信她真的很美，因為她相信自己的丈夫是一個見過無數美女的男人，能在他的心裡佔有一席之地的女人，恐怕這個城裡沒有哪一個男人會不動心。



那個女人就是劉家大少奶，被稱為全省第一美人兒的劉大少奶，也是在這省城之中，唯一一個美貌堪與自己媲美的女人。



小乙嫂可不是世俗的女人，雖然丈夫干自己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大少奶，但小乙嫂並不真的那麼在乎自己的這個對手，至少她知道，她並不需要嫉妒一個要死的女人。



她完全有理由在心裡寬恕自己的丈夫，因為他雖然心裡想著的是劉大少奶，雞巴卻是實實在在地插在自己的身體裡，他雖然每天用竹刀在自己的要害部位比比劃劃，但真正的尖刀卻會插在劉大少奶的襠裡。



燕小乙心裡想的果然是劉家少奶。



劉家少奶比自己的妻子小得多，只有二十歲出頭兒，是劉大少爺從法國帶回來的，據說還沒有生過孩子。



小乙見過她，城裡很多男人都見過她，因為她從不在乎拋頭露面，跟著劉大少在省城裡開講堂講學，幫著分發講稿和小冊子，有時也親自開講。



她不像小乙嫂那樣是個非常古典的美人兒，而是帶著一股小乙說不出來的新鮮的味道。



她有一張白淨的瓜子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鼻梁很直很高，嘴唇不薄不厚，她的個子高高的，穿著一條洋裙子，更顯出挺凸的胸脯和細細的柳腰，她還穿了一雙鞋跟高高的洋皮鞋，使她偶而露出一點的腳踝和腳面顯得特別性感。



大少奶每每言之滔滔，同她丈夫一樣的有學問。



小乙第一次看到，就被她的美艷吸引了，以致於自己老婆的「第一美人兒」稱號被輕易奪了去，他也始終帶著願賭服輸的心態。



城裡的男人們都愛去聽劉大少講學，不過大都是為了一睹大少奶的芳容，小乙也去過一次，後來不知怎麼被老婆知道了，便不讓去了。



小乙不是不想去看劉大少奶，不過他可不敢得罪自己的老婆，因為老婆也曾是個大家閨秀，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有錢，還念過幾天書，而且丈人家又破落了，這樣美貌的女人是決不會躺在自己的被窩兒裡的。



小乙知道，劉大少奶雖美，卻是人家的老婆，劉家是省城的巨富，比自己有錢有勢力的人多了去了，都不敢有非份之想，再怎麼也輪不上自己去覬覦人家的老婆，所以犯不上為了一個根本得不到的而丟掉已經到手的。



雖然如此，在心裡，小乙卻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劉大少奶的幻想，恐怕這城裡除了劉大少之外，就沒有哪個男人不把大少奶作為自己的夢中情人了。





（二）



無論是燕小乙還是小乙嫂，都沒有想到一切都來得那麼快，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劉大少奶忽然琅.入獄了，而劉大少也跑了，還被官府畫影圖形地通緝，因為他們是革命黨。



小乙聽過幾次劉大少的課，那個時候他就感到大少爺大少奶的話十分過火，不過可沒想過他們是革命黨，因為他知道革命黨是謀逆大罪，是要殺頭的。



他不怕劉大少殺頭，不過可不想大少奶那般一個玉人兒就這樣死了。



誰知跑了的是劉大少，被抓住的偏偏就是大少奶。



小乙聽到消息，起初在心裡感到很可惜，但只過了一會兒，他的念頭便不知怎麼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忽然間感到慶幸起來。



小乙之所以感到慶幸，是因為當革命黨就是謀反，是大逆之罪，按律當處凌遲。



小乙自打從老爹手裡接過鬼頭刀，已經當了十年劊子手，砍下的腦袋不下幾百顆，勒死的女人也有幾十個了，但遺憾的是從來就沒有執行過一次活剮，更不用說活剮劉大少奶這樣一個美妙的女人。



對於一個職業劊子手來說，執行凌遲死刑是最風光的時候，因為全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著自己，品評自己操刀的技藝，那是劊子手一生中最重要的演出，而作為劊子手世家的第五代傳人，能在這樣一個舞台上作一次完美的表演，是小乙所一直盼望的事，更不用說象劉大少奶這樣的美人兒，會脫得一絲不掛地任自己欣賞和把玩了。



因此，聽到大少奶是革命黨的消息，小乙第二天便帶上小乙嫂跋涉幾十里回到了自己的祖屋，去請教回家養老的父親。



小乙爹是老年得子，所以小乙才剛剛娶親，他便把自己的屠刀交給兒子，自己回到老家去安享晚年了。



見當不當，正不正的日子，兒子媳婦突然回來，老頭子感到很突然，還以為出了什麼事兒呢，等一聽小乙說起劉大少奶的事，老頭子便來了精神，滔滔不絕地講起自己當年凌遲犯人的情景來。



女人們以前就聽到過這些，知道其中有許多關於凌遲女犯的不堪情景，便拉著孩子們去婆婆屋裡閒聊，只把這爺兒兩個留在屋裡。



見女人們走了，小乙爹便丟下臉面來，把那凌遲女犯的要點細細講給兒子聽，儘管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小乙卻依然聽得入神，並不停地問著其中的一些細節。



凌遲是《大清律》上了法條的刑法，卻沒有規定行刑的方法，全憑劊子手代代相傳，所以各地並不一樣。



本省的凌遲刑很多年來就是燕家的專利，因為燕家有專門的祖傳刀法，也有祖傳的救命秘方，能讓犯人挨上三千六百刀，三天三夜不死，就沖這個，每次凌遲的時候，官家除了賞金，還得單獨支付一筆可觀的費用用於購買昂貴的藥材，那費用的多少自然全是燕家說了算，要不然他家哪裡來錢買這麼多好地？



「兒啊，這可是你幹這一行兒最要緊的時候。燕家自打當上劊子手，四代了，就沒在這上頭丟過人，你可一定不要給咱家丟臉啊！」小乙爹道。



「兒曉得。」



「這凌遲處死，最要緊的是不要讓人過早的死了，所以每一刀都要傷皮不傷肉，又要他疼，又不要他出血，這全在要深淺分寸上，太淺了不疼，太深了，血出得多，卻不甚疼。刀要快，要貼著皮割，一刀下去，只割指甲大小一片，只在刀口正中見一個血點兒，這樣才疼，才能涯過三天，不然早就流血流死了。」



「兒曉得。」



「這等分寸，剮男人便容易，剮女人便難。只因為男人可以用一張大網網住，把肉勒起來，只要貼著網線割就是。可剮女人，人們要看的便是女人的光身子，要是讓網網住了，勒得沒了女人的形兒，人們便不喜歡了，卻是斷斷要不得的，所以只能靠你自己手上的功夫掌握著。」



「曉得。」



「要多備幾把刀，要磨得風快，吹毛斷髮才可，不然刀鈍了，便難定深淺。」



「曉得。」



「行刑之前，要先用涼水兌香油，使唧筒自糞門兒灌入，把腸子裡糞便都清乾淨，再塞了糞門兒。人之生死，全在一口氣上，若不塞糞門兒，緊要之時洩了氣，便神仙也救不活。若不灌腸便塞糞門兒，倘有大便不得排出，也會中毒而死，這等事卻要記得。」



「記得。」



「行刑之前，手腳要捆得鬆緊相宜，張得過緊，礙著呼吸，犯人早早便憋死了，捆得鬆了，犯人掙扎過度，元氣耗散過快，也難捱過三日。所以，這上綁之事，你也要親自過問才是。」



「是。」



「大逆之罪，凡女犯必騎木驢。



那木驢上的木杵，也要你選得合適，要粗細得宜。



須知那女人騎在木驢之上，每行過兩尺，木杵便要在她水門中抽插一次。



按一般淫罪，當游兩街三市，共十里，那女犯便要被插上七千五百次，若依大逆，當游五街三市，合二十餘里，要被插一萬五千杵。



試想，一般夫婦行房之時，至多不過四、五百插便洩了，那一萬五千插相當同三十餘男子交溝，便是青樓女子也難承當，何況那些女犯乃是良家淑女，若不當心，便血崩先死了。



故爾若是處女，木杵便要細些，否則便粗大些也不妨，只是那木杵之上的香油決不可缺了，不然只怕磨也把她陰門兒磨破了。



此事你務必當心，親隨左右，時時督促那些押車的兵勇衙役，游上二、三十丈，便要把人抬起來，把油直接用唧筒灌在她陰門兒裡，切不可忘了。」



「我曉得。」



「再者，遊街時的捆綁也很要緊，若捆鬆了，犯人掙脫，或是因掙扎過勞而死也不好，若是捆緊了，四肢充血腫脹麻木，行刑之時犯人便不知疼痛，這等你也要親自驗看，不可小視。」



「是。」



「又有兩事難全，頭一件是落刀多少，凌遲女人之時，又要她疼痛，又要她身子好看。



若割得少了，固然留個完整身子好看，卻失了凌遲本意，若割作碎肉，又可惜了一副美妙身體。



第二件便是何處下刀，只因人們又想看女犯的身子，又想看女犯受辱，若不在女人最羞恥之處下刀，不合羞辱之意，若在女人羞恥之處落刀，又不好看。



這兩件事，便是咱燕家老祖也深以為難，只望在你身上能得兩全，以完先人之願。」



「是，兒曉得。」兩父子在這裡鑽研，直至夜深方才各自歸寢，翌日一早，燕小乙便同妻子啟程回了省城。



在此之前，小乙只是隔三差五地讓妻子陪著鑽研凌遲之法，主要還是研究人的身體結構，這趟回家之後，小乙更是每天都把小乙嫂綁在架上研究，這回研究的卻是割肉。



省衙裡並沒有木驢，歷來都是從鄉下幾個望族的祠堂裡借用，因為這些家族中常將犯了淫戒的女子用木驢活生生遊街游死，所以大都有木驢。



不過處置官犯時木驢上的木杵卻是由燕家自備，這是因為木驢原配的木杵用的是普通木頭粗製濫造，直徑很粗，表面有稜有角，又多自然裂縫，女犯騎上去，用不了多久水門兒裡就會被刮破，鮮血橫流，疼痛異常，所以通常游不過兩個時辰，女人就會失血而死。



燕家的木杵是一套五根，都是用檀木鏇制，用核桃油養著，烏黑油亮，非常圓潤光滑。



最細的象大拇指，端部帶一個球形圓頭，專給處女犯人使用，中不溜兒的有一寸來粗，給出了嫁的女人使用，最粗的有小茶杯口粗細，給生過孩子的女犯或者是青樓女子使用。



另外還有兩根，一根是八稜的，另一根則是超長的，八稜的用在犯了淫罪，單判騎木驢的時候，這種情況下雖然沒犯死刑，卻也沒打算讓女犯活，所以那帶稜的木杵可以保證在結束遊街之前把女犯的陰道劃破，讓她出血而死，而超長的一根則用來從犯了大逆之罪的女犯的水道捅入她的腹腔，這是剮刑開始之前的一道手序，為了增加女犯的痛苦。



這木驢是不好在小乙嫂的身上作試驗的，割肉也只能用帶皮的豬肉來練習，不過捆綁和灌腸卻可以用小乙嫂來作試驗，除此之外，便是可以通過小乙嫂的感受來研究讓女犯無法控制地浪叫的玩弄方法，因為讓女犯在刑場上發出那種令男人抓狂的叫聲和扭動，也是行刑前的重要步驟，同樣可以替劊子手贏得喝采。





（三）



燕小乙面對的是自己的妻子，心裡想的卻是劉大少奶，也不知大少奶的糞門兒是什麼樣子，那陰門兒又是什麼樣子。



小乙雖然沒有凌遲過女人，但女犯們被處決的時候大都脫得光著�眼子，想看女犯的那些地方是十分容易的。



那些女犯有丑有俊。



醜的多半是女盜，模樣象母夜叉，虎背熊腰，渾身的肉又黑又糙，私處毛烘烘的象墨染過，看了讓人噁心；俊的多半是偷情養漢的主兒，年輕貌美，那身段兒裊裊婷婷，乳兒挺挺，臀兒翹翹，肉皮兒又白又細，私處白白的沒有幾根毛，就算是有毛兒也生得十分養眼，正常男人一看見就會勃勃地挺起來。



女犯的糞門兒也是黑的黑，白的白。



扒開屁股，砍了腦袋的糞門兒緊縮在身體內，勒死的則剛好相反，糞門兒凸出體外。



憑大少奶的模樣身段，那一身肉皮兒一定是錯不了。



燕小乙只要一閉眼，就看見大少奶那雪白的屁股在自己的眼前晃，就看見大少奶被五花大綁著，叉著兩條肥膩膩的大腿，跪伏在一張八仙桌兒上，讓自己給她灌腸，那糞門兒白白的，不停地抽動，那兩片肥厚的陰唇裂開著，露著一條狹長的洞口。



燕小乙每當把小乙嫂綁在木柱上摸時，就彷彿在摸劉大少奶，那一對玉鍾一樣的小乳，那一對圓滾滾的屁股蛋兒，那一聲聲怪異但熟悉的哼叫他抓狂。



無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那個重要的日子也一天一天地臨近，燕小乙越來越感到煩燥與不安。



儘管他已經無數次地練習了那用刀的技巧，儘管他已經對女人被灌腸時的表情和反應瞭如指掌，儘管他已經計劃好了那三千六百刀的下刀部位，但他還是很擔心，生怕劉大少奶過早地在行刑中死去。



這天傍晌午的時候，小乙爹忽然套著車從鄉下趕了來，他實在不放心兒子平生第一次偉大的表演，來給他助陣。



小乙爹要親自看小乙的訓練成果，不過可不能再用小乙嫂作試驗，畢竟老公公不能看自己兒媳婦的光身子不是？於是小乙花了重金把怡紅院的小鳳仙兒請到了家裡。



小鳳仙沒有小乙嫂漂亮，也不像小乙嫂那樣配合，不過這卻更接近真實的情況，雖然小乙事先已經把一切都交待給了她，但真到動手時，她還是嚇得不住地尖叫掙扎。



父子兩個再加上小乙嫂，三個人才把亂蹦亂跳的小鳳仙兒給剝了衣服捆上，按在一張桌子上給她灌腸。



小鳳仙兒的屁眼兒倒也像小乙嫂一樣白，這至少沒有讓小乙感到噁心。



小鳳仙兒在柱了上被捆了半天，嚇得回去病了半個月，以後逢人便說，女人絕對不可以犯罪，不然那死前的罪過一定比死更難受。



「燕大爺，總督大人請你明天五更到大牢聽差。」小乙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全家人興奮得幾乎整夜沒睡。



臨走的時候，小乙爹道：「兒啊，你練得已經不錯了，記著明天別著急，就按你練的那樣就行，救命用的藥，我明天午時替你熬上，到午後我給你送過去，一定不會耽誤事兒。」



看到這麼關懷自己的老爹，小乙差一點兒哭了。



四更才過一半兒，小乙就已經帶著全套傢伙兒坐在了大牢的前廳裡，因為監斬官還沒有到，所以他還不能進牢房。



向牢裡的朋友打聽，確定要殺的是劉大少奶，小乙非常興奮。



其實牢裡的兄弟也都很興奮，雖然他們不能去法場一飽眼福，不過女犯剝衣上綁的過程是在牢裡完成的，牢頭兒們至少可以藉機在女犯的奶脯子和腿襠裡上摸上一把。



為了這個，多少天以來，他們把劉大少奶象祖宗一樣地供著，好吃好喝，還得哄著她高興，生怕她出什麼意外。



小乙同牢頭們說笑著，盡量把話題向劉大少奶的腿子中間引，以掩飾自己心中的緊張與不安。



半個時辰的時間其實很漫長，好像過了半年，這中間有十幾個州官、府官、縣官，得到總督之命提前趕到，直至五更，總督大人才帶著以及一大群衙役走了進來。



「請大人安！」



「都起來吧。」總督語氣溫和地說，看起來他有些滿腹心事的樣子。



總督自己坐在中間，又讓其他官員們坐下，然後才道：「眾位大人，昨天刑部的批文到了，今天處決亂黨女犯何氏，各位大人怎麼看哪？」



「大人，這些亂黨禍害國家，不可心慈手軟。應該殺，應該殺！」



「對這些亂黨，就該千刀萬剮，夷滅九族！」眾官員你一言我一語，說得熱鬧，燕小乙卻懶得聽他們在那裡慷慨激昂，唯一讓他覺得高興的，便是大家彷彿都希望來一個活剮。



「各位大人所言極是，本督上的折子裡也判的是凌遲，不過，刑部的批文，說是聖上早有明訓，廢除凌遲。皇上金口玉言，不可更改，所以只批了個斬首示眾，還叫我們盡量文明行刑，免得讓洋人看笑話。」



「不知什麼叫文明行刑？」



「大概就是不讓脫衣服吧？浙江那個秋瑾行刑的時候就沒脫衣服。」



「唉！」大廳裡一片失望的嘆息聲。



燕小乙差一點兒暈過去，自己為了這場表演，不知準備了多少天，如今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泡影。



燕小乙不知道秋瑾是誰，只猜到她彷彿也應該是個長得不錯的女革命黨，而且還開了個十分不好的先例，就是殺的時候沒有脫衣服。



「這這這，這也太便宜她了！」



「就是，這些亂黨都是亡命之徒，當是砍個腦袋，如何震攝群奸？」



「總督大人，可不能就這麼把她殺了。」



眾官員一片議論，總督也只得一攤手道：「我與眾位大人是一樣的想法，不過，既然上峰有命，我也不好公然違抗，也只有在不違反上命的情況下盡可能作些文章罷了。」



「正是正是。」



「大家就都議一議。」





（四）



眾人議論一番，最後覺得，雖然凌遲廢了，極不文明的木驢也不好用了，但至少不能讓她像那個什麼秋瑾一樣衣著整齊地砍頭，只要給她留下一塊遮羞布，便不算不文明。



眾人吵嚷多時，這才定下來。



於是眾官坐定，總督吩咐一聲：「帶女亂黨何氏！」隨著一陣金屬的嘩啦聲，劉大少奶被四、五個女牢頭兒簇擁著走了進來。



她依然穿著那身洋裙服，帶著魚形木枷和腳鐐，不過氣色還好，同辦學堂的時候沒有什麼差別，看來牢頭們侍候得她不錯，如果沒有那個什麼秋瑾作怪，小乙和牢頭們的辛苦就不會白廢了。



「跪下！」看到劉大少奶昂然站在堂上，兩旁的衙役一聲斷喝。



但大少奶彷彿沒有聽見一樣，依然仰頭看著堂上的總督。



兩個女牢頭想把她按倒，大少奶掙扎著不肯，女牢頭要繼續用強，被總督用手勢制止了。



「犯婦，報上名來。」總督道。



「何映嬙。」劉大少奶昂然道。



「妳可是復興社的人？」



「正是。」



「借辦學之名，散佈反朝廷言論，煽動暴動，可是妳所為？」



「正是。」



「妳可知這罪在謀逆？」



「我無罪，有罪的是滿清朝廷。你們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用中華大好河山去獻媚洋人，我們正是要號召中華民眾起來，推翻你們這些洋人走狗和賣國賊，請問，我有什麼罪？」



「汝一區區女子，亂言國事，妳妳妳，妳真是大逆不道。」一個縣令翹著鬍子，顫抖抖地說道，接著，其他官員們也紛紛發話。



但劉大少奶口若懸河，把眾官老爺駁得張口結舌，燕小乙這才發現，原來大人們也有如此吃癟的時候，心裡不由佩服起大少奶來。



總督見嘴上佔不了便宜，便厲聲喝道：「劉何氏！妳休要巧言令色。妳煽動暴亂，禍亂地方，按律就當凌遲處死，如今朝廷寬大為懷，只判妳個砍首示眾，還不扣謝朝廷的天恩？」



「哼哼！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用一個死字嚇得了誰？你們對洋人卑躬屈膝，對百姓殘酷統治，這正暴露了你們的腐朽。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存丹心照汗青！我一個人死了不要緊，千千萬萬的革命黨員會踏著我的血跡，繼續我們的事業，你們的腐朽朝廷總有一天要被推翻，你就等著吧！到時候，你們一個一個都要受到人民的審判！」



「住嘴，好一個大膽的女亂黨！妳真想死，那本督也沒有必要留妳。明年今日，就是妳的周年。我問妳，妳還有什麼要交待的。」



「死則死爾，何必多言。」



「好！來呀，打去枷銬，給我綁了！」衙役們早等得不耐煩了，一聽此令，一擁齊上，把大少奶捉住。



四個女牢頭一看，知道要扒衣服，急忙退了下去。



衙役們把大少奶去了木枷和手銬，向兩邊拉開雙臂，脫衣服是劊子手的專利，所以燕小乙走過去解她胸前的衣裙。



大少奶一見，羞得面色通紅，拚命掙扎著大罵道：「我乃文明女子，不准脫我的衣服！」總督聽了冷笑道：「妳以為妳是誰？是秋瑾？妳還想穿著齊整地去死，門兒也沒有！」



「說得對，像妳這樣大逆不道的妖女，不讓妳騎木驢已經是大大地寬容了，妳還想怎樣？」一個縣令說道。



其他官員也都開口，在這種時候他們總是會口若懸河的。



「你們這群流氓！畜生！惡棍！」大少奶繼續罵著，掙扎著。



「把她的嘴塞住，別叫她在街上胡說八道，亂黨最會蠱惑人心。」一個州官說道。



總督點頭默許。



燕小乙心裡也覺得那個州官兒的話很有道理，自己聽過幾次劉家的課，確實差一點兒就被他們說服了，如果哪樣，今天自己的腦袋只怕也會搬家。



於是，一塊破布塞進了大少奶的嘴裡，小乙抓住大少奶的脖領，一個衙役又從後面抱住了她的頭。



大少奶畢竟是個弱女子，無法抗拒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很快就掙扎不動了。





（五）



燕小乙見劉大少奶已經被制住，於是一把便把她那帶著繃松花邊的洋裙子從領口扯下了整個兒前臉兒，衙役們迅速幫著小乙把那裙子從她的身上脫了下去。



小乙這才知道，原來洋裙子裡面也是穿衣服的，只見大少奶的胳膊和肩膀全露著，上半身箍著一件緊緊的緊身衣，兩顆奶子被緊身衣向上托起，露著白白的半截兒肉球，中間現出深深的乳溝，在少奶的下面還穿著一件緊繃在身上的，帶花邊的，白色的洋褲衩兒。



燕小乙是第一次從這麼近的距離看大少奶，更是第一次從這麼近的距離看到大少奶的身子。



那瘦削的肩膀，細細的胳膊，還有頸下兩根清晰的鎖骨，加上那比洋白面還細的皮膚，讓燕小乙差一點兒就射在褲子裡。



他閉上眼睛，安靜了好一陣兒，這才平靜下來。



他發現，洋人真是麻煩，那緊身衣上的帶子長長的，解了半天才解下來。



大少奶的上身也是瘦瘦的，奶子像兩座尖尖的小山頭兒，山頭兒上是兩顆粉紅的小珠兒，活像兩顆剛剝出來的雞頭米。



燕小乙用雙手抓住那對軟軟的，滑膩膩的奶脯子，慢慢地揉弄著。



大少奶那張俊俏的臉脹得通紅，憤怒地瞪著他，小乙也不甘示弱地同她對視，也許終究懷著鬼胎吧，小乙最後還是把目光移開了。



他讓衙役們把大少奶拖倒在地上，然後把她的洋皮鞋和洋襪子扒下來，只剩那條洋褲衩。



大少奶的腿同小乙嫂一樣白嫩好看，只不過小乙嫂的腿更豐腴一些，而大少奶的更修長一些罷了，不過，大少奶的腳可就比小乙嫂好看多了。



燕小乙同多數人一樣喜歡女人的小腳，所以看到旗人女子和洋女人的大腳的時候總是在心裡嘲笑一番，如今看到劉大少奶的腳，這才知道，原來纏出的金蓮是畸形的，根本就見不得天日的。



大少奶的腳雖然沒有纏，卻仍然很小，並且很自然地彎曲著，形成一個很好看很好看的足弓，這讓燕小乙在心中暗怨老丈人，早知如此，幹嘛非要讓自己的女兒纏足不可呢？



由於不使用木驢了，因此遊街是綁在男犯用的囚車上進行，那車上是一個十字形木架，把大少奶十字形捆在上面，再給她的脖子後面插上一塊亡命招牌。



燕小乙站在車下看了半天，到底還是不甘心，於是拿了一把剮人用的小刀上去，把大少奶的洋褲衩從後面的褲腳向上豁開，直豁到只剩褲腰還連著。



帶著些彈性的布料崩開了，兩塊又白又圓的屁股蛋子從褲衩中露出來，小乙圍著車轉了好幾圈，那褲衩實在很緊，雖然被風吹起的褲腳中隱約看見了幾根黑毛，但希望看到糞門兒和下處的願望還是落空了。



遊街是一件很辛苦的差事，也是死刑表演的兩大主角--犯人同劊子手的第一次亮相。



劉大少奶雖然臉羞得通紅，但卻始終昂著頭，可因為沒了凌遲，少了許多看頭兒，燕小乙就顯得沒精打采，只是抱著鬼頭刀默默地跟在囚車後面走，彷彿要挨刀的是他自己一樣。



燕小乙發現，即使沒了木驢，劉大少奶仍然是戲台上的主角，看熱鬧的人群中雖然因為看不見大小奶的下處而不免惋惜，卻仍然對這個幾乎全裸的全省第一美女抱有極大的興趣。



小乙還看見了幾個洋人，他們在一群中國打手的保護下，站在鬧市口刑台前最好的位置，還拿著洋相機「卡嚓卡嚓」地給大少奶拍照。



衙役們把大少奶解下來，又用繩子重新五花大綁地反捆起來，還把她的兩膝和兩踝也都用繩子捆住了，這才把她腳不點地地架上那個新搭起來的高台，跪著放在檯子的中間。



燕小乙發現大少奶的臉上一直帶著讓他感到困惑的笑，那是一種嘲弄的笑，一種自信的笑。



總督等大人們到了，坐在監斬的席棚裡。



行刑的炮聲響起，小乙把鬼頭刀上的紅布套抽出去，露出雪亮的刀身，然後慢慢走向那個半裸的女人。



他拔掉大少奶背後的招牌扔在地上，大少奶回頭平靜地看了他和那刀一眼，然後直直地跪好，把頭盡量伸出去。



燕小乙看到她的頸間有幾根散亂的頭髮，伸手給她拂到兩邊去。



大少奶的脖子同多數漂亮的女犯一樣不結實，那顆好看之極的頭幾乎是被燕小乙的刀抹下來的。



她那跪坐著的身子隨著刀鋒從頸間掠過，猛地向前上方躍起，又平著重重地落在台上，發出「怦」的一聲巨響。



燕小乙看到她直挺挺地趴在那裡，手和腳很快地抽動了幾下，便一切歸於寂靜。



他看到那幾個洋人站在台邊，不停地對著那無頭的女屍拍照，還相互議論，雖然燕小乙聽不懂，不過從他們的表情上就知道，至少他們也是十分希望看見一個什麼都沒有穿的劉大少奶。



燕小乙走過去拾起劉大少奶的頭，她的眼睛半睜著，仍然很美麗。



小乙把頭舉起來向周圍看熱鬧的人群展示一遍，然後放在一個衙役手中的紅漆托盤裡拿去給總督大驗刑。



為了發洩自己的沒有看到大少奶要緊地方的忿悶，燕小乙在大少奶的屁股上狠狠踩了一腳，雪白的屁股上立刻出現了一個黑黑的大腳印，此舉給燕小乙贏得了一聲喝采，這才讓他感到高興了一些。



他又用腳把她那軟軟的身子翻過來，這才向台邊走。



臨下台的時候，燕小乙回頭看看大少奶的屍體。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原來文明就是遮在大少奶屁股上的那塊遮羞布，就是為了讓他燕家五代的凌遲絕技失去表演的舞台。



「看來，這個什麼叫作『文明』的東西不要也罷。」燕小乙自言自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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